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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一个大队被打得晕头转向
眼瞧着装甲车就要上桥面，战士们都

屏住了呼吸，心里直念叨着：“上去！赶紧
上去！”离桥面还有十来米远，装甲车缓缓
地停下，后面的车队也跟着停下了。一个
军官模样的鬼子叽里呱啦说了一通后，从
卡车上跳下来百来名鬼子，跑到装甲车前
排成纵队，军官指挥刀一挥，百来名鬼子跑
步过桥，四辆装甲车拉远距离跟着。林承
煕心里直打鼓，等四辆装甲
车全上桥面的时候，前面一
队鬼子肯定已经过了桥，要
是提前引爆，装甲车又炸不
干净，到时候几辆装甲车往
没有破甲装备的狙击阵地冲
锋可不是闹着玩的。

“林团，怎么办！？”工兵连
长慌了神。段剑锋几步蹿了过
来，“放装甲车全上桥再引爆！”

“那前面的鬼子就过去啦！”工
兵连长一脑门汗。“过去又怎么
了？百来个鬼子他们还收拾
不了！？”桥北就是林承煕骑兵
团的主警戒阵地。“就按老段
说的办。”林承煕拽过手摇电话叫通了桥北主
阵地。“老黄！没炸桥前不准弟兄们开火！”桥
北主阵地由骑兵团副团长黄行宪带队。一队鬼
子一溜小跑过桥，翻毛皮鞋踏出杂乱的足音，四
辆装甲车跟在后头依次驶上桥面。

“引爆！”林承煕冲工兵连长一挥手，起
爆盒上的铁杆被猛地拉起。“轰隆”一声巨
响，皮尤河大桥瞬间陷落，桥面上的装甲车
和卡车跟纸糊的玩具一样被掀起，轰然落
入河中。

“打！”段剑锋早已按捺不住。一时枪声
大作，拥塞在桥南公路上的鬼子成了活靶，轻
重火力在密集的人群中来回扫射，弹雨过处，
残肢碎肉飞舞，摩托和卡车轰然爆炸。鬼子
军官挥着指挥刀吱哇吼叫，士兵们嗷嗷叫着

跳下了车，向公路两侧的森林里逃窜。桥北
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是主警戒阵地在向已
经过桥的百余名鬼子开火。

伏在战壕里的岳昆仑唇角紧绷，标尺
照门套住了鬼子军官的脑袋。一抠枪机，
枪托微震，鬼子军官的脑袋扑出一团东西，
身子仰面倒下。他从开满樱花的富士山来
到异国他乡，满载着帝国武士的荣誉和必
胜的梦想，他并不畏惧死亡，战死是向天皇

效忠的荣光，他遗憾的是，没
有看见大日本帝国胜利的那
一天。他并不知道，永远也不
会有那么一天，因为中国有着
千万和岳昆仑一样的男人。
他们或许沉默，他们或许善
良，一旦面对侵略与欺辱，雄
狮便被唤醒，他们是大汉的子
孙，他们是无畏的战士，他们
胸膛里奔涌着祖先勇猛剽悍
的铁血。这个伟大的民族，曾
经用书本和知识教化了遣唐
使，现在，这个泱泱大国一样
在给他们上课，书本换成了枪
炮，礼乐换成了刺刀。

因为可视度不高，又是遭遇突袭狙击，日
军一个大队被打得晕头转向，到最后也没摸
清对手狙击阵地的位置。日军在公路上丢下
百来具尸首，部分蹿进了森林，部分开车掉头
溃逃。几个弟兄杀红了眼，冲出阵地往森林
里急追。几个急奔的身影接近森林线边缘，
几棵茂密的树冠朝外喷出了火舌，几个弟兄
胸膛上一排枪眼突现，身子颓然倒地。鬼子
把机枪架到了树上进行阻击。

段剑锋抱着捷克机枪跃出了阵地，机
枪喷出仇恨的火焰，子弹朝树冠上倾泻过
去。几名机枪手血也热了，跟着段剑锋冲
到了森林边缘，几挺机枪一字排开，朝森林
线上方做横广扫射，鬼子机枪手惨叫
着摔向地面。 19

60年前有一支了不起的中国军队。这支鲜为人知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
了中国军队的头一回主动出击，实现了战略大反攻，并且是在境外作战，把日本鬼子
打得落花流水。可是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这支军队的名字——中国远征军。

石燕误打误撞地来到了美国
两场考试下来，她把自己彻底考晕了，差

点摸不到出考场的路，恍惚之中听有人说自己
没考好，所以没写名字和考号，那样就不会留下
耻辱的记录。她好生后悔，早知道是这样，她也
不该写名字和考号的，但她傻乎乎地都写上了。

很奇怪的是，她平时复习托福听力总是听
不清，听清了也记不住，但这次考试她却记住了
好些对话，有段短文几乎全部记
下来了。她下来跟黄海对照，把
黄海佩服得一塌糊涂。黄海曾
帮她向无数个学校发信要报名
资料，她已经连续两年收到大量
海外来信了，D市的邮递员一般
不送信到家，只送到单位，所以
她在学校很有名气，老师学生都
知道她有很多海外关系，很富的
那种，都是大包大包地寄东西给
她，听说一封信的邮资就够一个
中国人吃一个月，而鼓囊囊的信
封里面装了多少美元，那只有天
知道。

考完之后，她一直在后悔不
该参加这次考试，靠她一个人的力量，能把黄海
顶多高？现在留下了一个耻辱的记号，以后无
论她考多好，学校都不会把她当回事了。

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她惊讶地发现她跟
黄海都考得不错，高居魁首。她的托福成绩
比黄海还高，GRE 跟黄海基本持平，真把她
搞糊涂了，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哪根筋转对了，
只能说运气太好了。

她跟黄海都向同样的学校递交了申请，
因为不是同一个专业，所以不怕造成内部竞
争。可惜录取的时候，他们没能被同一所学
校录取，只能选了两个离得最近的学校，中间
隔着几百英里。两人都开始做黄粱美梦，以
为马上就可以在海外相聚，至少在各自的配
偶出来探亲之前，两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度

过一段难得的时光。
哪知黄海的签证被拒了，而她却一签就

过，使她想起以前读中学时的一件事。有次
运动会上，一个陪跑的人一直跟在中间跑着，
到了最后冲刺阶段，突然一下加大马力，跑到
了最前面，把整个运动会上的人都惊呆了。
她的感觉就跟那个陪跑的人有点像，前面一
直都是前后不着边地瞎跑，不知道怎么突然

就跑到别人前面去了，把本来
属于别人的荣誉给抢跑了。

黄海说：“这怎么是把别人
的荣誉抢跑了呢？这说明你一
直都被埋没了，我们的高考制
度没有发现你这个真正的人
才，被美国考试制度给发现
了。一块金子被埋在D市这么
些年，现在终于得见天日，绝对
没理由放弃。”

她就这样误打误撞地来到
了美国。到了美国连东南西北
都没搞清楚，她就开始打听办探
亲的事。打听的结果，是她的儿
子和卓越可以探亲，而黄海八竿

子都打不着。她给黄海打电话，黄海安慰她说：
“你一心一意办靖儿和卓老师吧，不用操心我，
我很快就会办出来的，上次拒签肯定是因为我
长得太难看，美国人觉得有碍观瞻，等我去整个
容，肯定能签……”

“但你不是说你……那种很难整容吗？”
“那是老皇历了，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不知道为什么，她听说他要去整容，就像听说他
要去换心一样，没来由地很紧张。但她知道没
别的办法，只好冒这个风险了，只要他没死在
手术台上，不管他整得多难看，她都照样爱
他。奇怪的是，她的所有思想准备都是朝着
他会越整越难看的方向作的，不知道是因
为她不相信整容术，还是因为她对丑
陋的承受力比对英俊的承受力更强。

我的整个计划无懈可击
老贺一遍遍拨打任红军的手机，我嘿嘿

冷笑：“打不通吧？告诉你，早就躲起来了！”
他汗出如浆，瞬间手头也不紧了：“我现在就
把律师费付你，带我去找他！”我说任红军的
事先放下，跟你说点别的：杨红艳的案子我
去中院问过了，只要你能证明 180万确实是
付给她的，而且你和她没有任
何其他经济往来，上诉肯定有
希望。他不接这茬儿，还是逼
着我去找任红军。我干脆不理
他了，这时周卫东敲敲门进来
说孙刚的事搞定了，我表扬他：

“干得好！你下午去把钱交了，
也别找孙刚报销，回来我给你。”
老贺憋了半天，一拍桌子：“你不
就是想再赚点律师费吗？要多
少？10万？8万？给你！现在就
带我去找那个骗子！”

我得意至极，翻出一张名
片，拨通上面的号码，一个娇滴
滴的声音问我：“什么事？”我说
他要打二审。对面的人火冒三丈：“你们有
完没完？还想怎么样？”

我叹了口气：“你知道，我只是个代理
人，当事人说要上诉，我有什么办法？现在
事情麻烦了，他嫌上次请的媒体力度太
小，这次下了狠心，说要把全国媒体都请
来，非把你搞臭搞垮不可。”这是舆论为王
的时代，杨红艳心虚了，扯着嗓子喊：“喂，
喂，那你能不能……”我听而不闻，啪地挂
了电话。

这通电话只是下了个饵，就看她咬不咬
钩了。这年头遍地都是丑闻，杨红艳在电视
上一贯装清纯玉女，但DNA流了那么多，肯
定更没脸见人。

把整个计划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感觉无
懈可击，我美美地喝了口茶，这时一条短信

进来：“魏律师，我还可以吧？陈杰。”我慢慢
地输进去一行字：你很厉害，佩服佩服。他
说不敢当，然后和我谈好了价钱，35万，我恨
恨地吐了一口气：“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你
不能复制；第二，我付你现金。”他犹犹豫豫
地：“那怎么操作？”我心下大宽：“蟾宫路口
的沃尔玛知道吧？繁华街区，谁也不敢在那

里动你，要是还不放心，你多带
人就是了。明天下午 3 点，我
们各找一个电子储物柜，把东
西放进去，在二楼洗化区碰头，
我先把密码告诉你，你找人开
柜验钱，然后再把你的密码给
我。不过我警告你，如果你敢
保留复制，我他妈一定豁出去
了！”他一言不发把电话挂了。

我挂上电话，在心里发了
会儿狠，这时邱大嘴踢踢踏踏
地走过，我对他招招手，从保险
箱里取出那 20万，一摞摞全摊
在桌上，然后比了个无可奈何
的手势，意思是“你厉害，我服

了”，他的脸一下黑了，龇着牙瞪我一眼，把
门摔得山响。

“麻将事件”之前，我和邱大嘴关系相当
密切，平时称兄道弟，没事就在一起鬼混。
这厮是刑案老手，我几个案子都是找他帮
忙。王小山奸淫幼女案开庭前，他给我分析
了半天，出主意、拉关系，大获成功。后来我
介绍他们认识，一起吃饭喝酒休闲娱乐，很快
成了熟人。王秃子手下有些什么人，能办什么
事，邱大嘴一清二楚。那天我跟王秃子打电话
要人，正好他从旁边走过，斜着眼听了半天，表
情十分奇怪，我当时就有点怀疑，再加上这
厮平时的为人，事发时的种种迹象，我断定
就是他在背后搞鬼。这事不急，日子长着
呢，他有老有小，我可是光棍一条，先
把陈杰办了，慢慢再收拾他。

秦奋约会的兴头越来越高
秦奋收到的信件很多，里面还真有蛮不错

的人。以至于后来的日子里，他从外面回到家
的第一件事，就是急忙打开电脑查看新信息。
除了自己必须做的事情和要见的朋友伙伴，其
他日子只要有空，都安排了征婚约会的日程。

这天，在老城墙上的露天茶座，秦奋躲
在太阳伞下的阴凉里打盹。世界上有这么
多不靠谱的人、不靠谱的事
儿，超出了他的意料。平时，
她（他）们分散在这个城市的
各个角落，淹没在普通平常
人的汪洋大海中，撒网都捞
不着。一个征婚启事，却把
这些人都引了出来，就像天
一黑蝙蝠都飞出来一样。所
以秦奋在辛苦之外，居然觉
得挺上瘾。

正这么迷迷糊糊瞎琢
磨，一阵响动，睁开眼，只见
一胖一瘦两个女人正直眉瞪
眼望着他。瘦子和自己年龄
相仿，胖子年龄不好判断可
大可小，胖丫头穿一件套头衫，胸前印着福
娃，肩膀上还趴着一只肥胖的蜥蜴。

“这儿剃光头的就您一位，您就是秦先生
吧？”瘦子问。秦奋忙坐直，问：“您是？”“我姓
刘，这是我妹妹。”秦奋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直犯蒙：“谁是要相亲的，我跟谁聊呵？”“我呀。”
胖丫头大咧咧地回答。

秦奋顿觉一阵失望，他用手胡噜胡噜
脸，快速调整一下情绪，勉勉强强地说：“幸
会。”然后没话找话地问，“这蜥蜴是真的还
是假的？”“真的啊，你摸摸。”胖丫头把蜥蜴
放在秦奋面前的桌面上，蜥蜴支起上身猛
地张开嘴。

秦奋往后躲，眼睛盯着蜥蜴，连连摆手：
“你还是抱着吧，你瞧它都不高兴了，回头再蹿

上来给我一口。”“嘿！”胖丫头一下兴奋起来，
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它叫‘不高兴’呀？”“原
来它的名字就叫不高兴呀？你能看出它高兴
还是不高兴吗？”胖丫头抚摸着蜥蜴：“下巴颏
儿变黑了就是不高兴，变白了就是高兴。”“噢，
那它现在肯定是不高兴了。”胖丫头抱起蜥蜴
脸凑上去问：“‘不高兴’，你看他像好人吗？不
像啊？”托起蜥蜴给秦奋看：“你瞧你瞧，越变越

黑了。它看人可准了。”秦奋心头
不快，又胡噜一把脸，不说话了。

刘姐忙打圆场，解释说：“您
别不高兴，我妹对爬行类动物特
有感情，她的心眼儿不够和人打
交道的，但她和动物沟通够用。
咱们吧岁数长心眼儿也长，她是
光长岁数不长心眼儿。”胖丫头
大声说：“姐，你当着我的面夸
我，我都不好意思了。”秦奋忍不
住笑，冲胖丫头竖起大拇指：“要
敢于暴露自己的优点，我就是心
眼儿太多，活得没你自在。”

刘姐接着说：“那什么，您不是
说希望找一个心眼儿别太多岁数

别太小的吗？我妹她俩条件都符合。今年三
十三了，心眼儿还跟十六岁的少女一样单纯，
童心不改。你们要能成一对，省下心眼儿对付
外人就行了，跟她过就俩字，省心。”

秦奋点头道：“是，现在想找心眼儿多
的容易，找缺心眼儿的确实难。”然后伸出
两根手指示意胖丫头注意他：“这是几呀？”

“二呀。”“你这背心上印的是谁呀？”“福娃
呀。”“福娃是谁呀？”刘姐忙接过来说：“您
可以问点儿比这个难的，我妹她心眼儿少
可她不傻。”

秦奋心里这份儿恶心！搞来搞去，弄出
一个半傻不傻的。他不仅不能发火，还得客
客气气强装笑脸来应付着。他恨自
己的这种性格！

拍案
惊起

一位来自穷困乡村的小男孩，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当上了颇有名气的
律师，并且在当地的电视节目频频上镜，是著名法律栏目的主讲嘉宾，成为该城市
的公众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事业蒸蒸日上、金钱名利俱全的律师，最后却
走上了厌世悲观以致杀人灭尸的犯罪之路……

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石燕和父母随同整个军工厂连人带机器一股脑
儿地搬到了小山沟里。沦落于C省师院的她一直与高中时的“钟楼怪人”黄海保持着联
系。然而，少女的虚荣使得笃信一见钟情的石燕一直对黄海外貌上的缺陷不能释怀，直到
因偶然的机会遇见已故美男市长的公子卓越，事情才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生活
喜剧

秦奋的天才发明被风险投资人出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这位“剩男”揣着家底
开始了“征婚”旅程。漫漫“征途”上，各怀心事者纷至沓来。几经周折后，秦奋终遇
倾心佳人梁笑笑。无奈美人心有所属。秦奋究竟如何逆流而上?几番悲喜交集，秦
奋终于带着他的真爱开始一段全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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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冯小刚 著著


